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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玄应音义》在文字学研究上的学术价值 

徐时仪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000） 

 

摘 要：不论哪一个民族，要想研究本民族古代的语言，都必须通过古代的文字。因为口语必随时间而消逝，

只有文字能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保留语言的部分面貌。唐释玄应所撰《一切经音义》（简称《玄应音义》）

训释词语注重辨析字形，无论是正体还是俗体，甚至写经人随意所造的新字，传抄中的讹误字，皆一一收

录，幷加以考释。其在文字学研究上的重要学术价值大致有下列三个方面：一、唐时文字自然形态的实录。

《玄应音义》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保存了极其丰富的文字数据，所映了唐时文字使用的自然形态，其汇释

佛经经文所用异体俗字可以说是记载唐和唐以前文字的一大渊薮。二、字与字音义间演变的线索。文字是

语言的书写符号，也是约定俗成的交际工具，俗字作为一种传播媒体自然也要受到文字的社会性的制约，

表面上似乎杂乱无章的俗写文字能够为社会所承认而广泛流传，自有其一定的规律。汉字的发展演变包括

字体的变迁和字形的变化，汉字史的研究既要探讨汉字从甲金文到楷书的演变过程，也要考证每一个具体

汉字的字形有哪些变化。除了字体和字形演变的研究以外，汉字使用的历史状况也是汉字史研究的重要内

容。根据《玄应音义》的记载，再参考有关的文献资料，可以了解到唐和唐以前文字的使用状况，考察其

发展演变的线索和规律。三、字词考释的佐证。汉语文献卷帙浩繁，董理不易，现存文献大多历经传抄刋

刻，尤其是佛经和敦煌文献等俗文献中更多今已难以辨识的俗字或借字。《玄应音义》的记载往往为考释这

些字词提供了线索，也为字典编纂考释一些字词的始见书提供了依据，还为辞书编纂和修订提供了释义的

佐证。《玄应音义》所收之字，有的今天仍沿用，有的已不用，也有一些已无从查考，大多是当时民间流行

的俗体、省体，不见于其它文献者甚夥。这些俗体、省体，向来为文人学士所轻视，不登于大雅之堂，在

现存古籍中往往不易见到。因而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玄应音义》犹如一块璞玉，保存了唐和唐以前文字

使用的自然形态，从中可看到汉以后文字发展演变的情形和人们是怎样使用这些文字的，这在文字学研究

上无疑具有弥足珍贵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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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哪一個民族，要想研究本民族古代的語言，都必須通過古代的文字。因爲口語必隨

時間而消逝，祇有文字能超越時間和空間的限制而保留語言的部分面貌。唐釋玄應所撰《一

切經音義》（下簡稱《玄應音義》）是现存最早的佛经音义著作，全书二十五卷，注释了四百

多部佛经中八千多条词语。《玄應音義》的編纂宗旨是爲了便於披讀講解佛經者正確理解和

傳達經義，故訓釋詞語尤其注重辨析文字的字形。無論是正體還是俗體，甚至寫經人隨意所

造的新字，傳抄中的訛誤字，玄應都一一收錄考釋。由玄應所釋可上探唐和唐以前的語言使

用狀貌，下文擬就此略作論述。 

一、唐時文字自然形態的實錄 

陸宗達先生在《文字的貯存與使用》一文中說：“處於使用狀態的漢字，文獻所用的漢

字，由於幷非出自一人之手，這裏既有時代的差異，又有社會風尚的影響，所以其狀態是繁

紛多樣的。”
[1]
《玄應音義》的可貴之處，就在於保存了極其豐富的文字資料，所映了唐時

文字使用的自然形態，可以說是其時所見一字所用各種字形的淵藪。如： 

枘（腝、嫰、濡、 始

 生） 

而兗反，下乃困反。《字苑》作腝，柔脆也。《通俗文》作枘，再生也。又作嫰，近字也。經

文作濡，又作 始

 生，並非體也。（卷十一釋《正法念經》第八卷耎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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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按：腝，據玄應所釋有“柔脆”義，指肉柔軟脆嫩。枘，有“再生”義，即樹木重新

生長的嫰枝。又作嫰，嫰爲後出近字，不能寫作濡、 始

 生。枘、腝讀“乃困反”，音同“嫰”，

與《廣韻》和《集韻》相合。《正字通·肉部》：“腝，讀作嫩者，轉音也。後借爲嫩弱之嫩。” 

矟（梢、槊、銏） 

矟，山卓反。《埤蒼》：矟長丈八尺也。經文有作梢，所交反。木名也。或作槊，北人俗字也。

或作銏，江南俗字也。（卷二釋《大般涅槃經》第一卷矛矟） 

徐按：矟，據玄應所釋，北人作槊，江南作銏。經文作梢爲形近而誤。錢坫校：“銏、

矟爲聲之轉，故俗亦以銏爲矟。”《廣韻》：“矟，矛屬。《通俗文》曰：‘矛丈八者謂之矟。’”

矟、槊，所角切，銏，山卓切，生母觉韻，音同義同，祇是字體不同。 

蛘（癢、痒） 

餘掌反。《說文》：“搔蛘。”《礼記》“蛘不敢搔”是也。字従虫，今皆作癢，近字也。又

作痒，音似羊反。病名也。痒非字義。（卷五釋《太子須大拏經》下蛘） 

徐按：《說文》：“蛘，搔蛘也。”朱骏声《說文通训定声》：“蛘，字亦作癢。”據玄應

所釋，其時“蛘”已“皆作癢”，“癢”是近字。經文中也寫作“痒”，“痒”是病名。考

《爾雅·釋詁上》：“痒，病也。”《說文》：“痒，瘍也。”玄應指出“痒”非經文字義。

據《廣韻》載，痒，似羊切，邪母陽韻平聲；癢，餘两切，以母養韻上聲。痒、癢音近，故

“痒”可通“癢”。《玉篇》：“痒，痛痒也。”今以“痒”爲“癢”的簡化字。 

玄應辨析經文字形有指出“假借”的，也有稱爲“俗作”或“俗字”的，有時也稱一些

當時新産生的字爲“近字”或“今作”等。指出“假借”的如： 

番去（般） 

補單反。《字林》云：番去,部也。謂番去類也。又作般,假借也。（卷七釋《持心梵天所問經》第

一卷番去黨）
[3]
 

稱爲“俗字”的如： 

弶（扌强） 

巨向反。《字書》謂施置於道曰弶，俗作扌强。（卷四釋《大方便報恩經》第七卷弶網） 

鬧（閙） 

下女孝反。《說文》：憒，亂也。《韻集》： ，猥也。猥，衆也。字从市从人。經文从門作

閙，俗字也。（卷三釋《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第二十七卷憒鬧） 

皰（疱） 

皰，又作靤，同。輔孝反。《說文》：皰，面生氣也。經文作疱，猶俗字耳。（卷二釋《大般

涅槃經》第九卷創皰） 

飤（飼） 

《石經》今作食，同。囚恣反。《聲類》：飤，哺也。《說文》：飤，糧也。从人仰食也。謂以

食供設與人也，故字从食从人意也。經文作飼，俗字也。（卷二釋《大般涅槃經》第二十三

卷餧飤） 

撓（扌毛） 

許高反。《說文》：“撓，擾也。”經文作扌毛，俗字也。（卷二釋《大般涅槃經》第十二卷撓

大） 

潠（口孫） 

蘇鈍反。《通俗文》：含水湓曰潠。經文作口孫，俗字也。（卷二十釋《陀羅尼雜集經》第七卷

潠之） 

笑（咲） 

私妙反。《字林》：笑，喜也。字从竹从犬聲。竹爲樂器，君子樂，然後笑。又作咲，俗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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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十四釋《阿毗逹磨俱舍論》第十一卷笑視） 

閉（閇） 

補結、補計二反。《說文》：闔門也。《廣雅》：閉，塞也，守也。或作閇，俗字也。（卷二十

五釋《阿毗逹磨順正理論》第三十一卷關閉） 

稱爲“近字”或“今作”的如： 

責（債） 

阻革反。《說文》：責，求也。經文作債，阻懈反。近字耳。（卷二釋《大般涅槃經》第三卷

責索） 

創（瘡） 

古文倉戈、刄，二形同。楚良反。《說文》：創，傷也。經文作瘡。近字耳。（卷二釋《般

涅槃經》第九卷創皰） 

帷（幃） 

古文違，同。于追反。《字林》：在旁曰帷。謂張帛障旁也。《釋名》：帷，圍也，謂以自障圍

也。今皆作幃。（卷九《大智度論》第五卷帷帳）
[4]
 

撟（矯） 

几小反。假稱謂之撟。撟，詐也。非先王之法曰撟。今皆作矯。（卷十釋《十住毗婆沙論》

第二卷矯異） 

 诚如劉復先生在《編纂<中國大字典>計劃概要》一文中指出：“自六朝以迄唐宋，‘别

體’滋多。其見於碑版者尚不甚離奇，見於敦煌寫本者幾至漫不可識。彙而釋之，即使無裨

於世俗，要自有益於學人。”
[5]
《玄應音義》彙釋佛經經文所用異體俗字，堪稱記載唐和唐

以前文字的一大淵藪。 

二、字與字音義間演變的綫索 

《荀子·正名篇》云：“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

文字是語言的書寫符號，也是約定俗成的交際工具，俗字作爲一種傳播媒體自然也要受到文

字的社會性的制約，表面上似乎雜亂無章的俗寫文字能够爲社會所承認而廣泛流傳，自有其

一定的規律。漢字的發展演變包括字體的變遷和字形的變化，漢字史的研究既要探討漢字従

甲金文到楷書的演變過程，也要考證每一個具體漢字的字形有哪些變化。除了字體和字形演

變的研究以外，漢字使用的歷史狀况也是漢字史研究的重要內容。根據《玄應音義》的記載，

再參考有關的文獻資料，可以了解到唐和唐以前文字的使用狀况，考察其發展演變的綫索和

規律。如： 

毱（鞠、毬、球） 

下渠六反。《三蒼》云：毛丸可戲者也。（卷一釋《大威德陀羅尼經》第七卷拍毱） 

古文 

 鞠，今作鞠。《字林》巨六反。郭璞注《三蒼》云：毛丸可蹋戲者曰鞠。蹋鞠，兵勢也，

所以陳武士簡才力也。劉向《别錄》曰：蹵鞠也。《新書》二十五篇傳云黃帝所作，云或曰

起戰國時託
[6]
云黃帝也。（卷二釋《大般涅槃經》第十一卷拍毱） 

徐按：鞠爲古代一種用革制的皮球。《說文》：“鞠，蹋鞠也。”蹋鞠，又作蹴鞠。蹴鞠

是我國古代著名的球類運動。如《漢書·枚乘傳》云：“蹴鞠刻鏤。”顔師古注云：“蹵，

足蹵之也；鞠以韋爲之，中實以物。蹴蹋爲戲樂也。”蹵，即蹴。又作蹋鞠，淵源甚古。
[7]

據漢劉向《别錄》云：“蹴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蹋鞠，兵勢也，所以練

武士，知有才也，皆因嬉戲而講練之。”蹴鞠原本用以練武，演至唐代，漸失去原先的軍事

訓練性質，成爲一種强身娛樂的體育運動。 

鞠，又作毱。據《玄應音義》卷一釋《大威德陀羅尼經》第七卷毱豆留曰：“渠掬反。經

文作毬，非體也。”又卷四釋《五千五百佛名經》第六卷毱多曰：“渠六反。經文作毬,非。”

渠掬反即渠六反，群母屋韻。《大威德陀羅尼經》和《五千五百佛名經》皆爲隋闍那崛多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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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中鞠寫作毬，玄應認爲“非體也”。又據《慧琳音義》卷十三釋《大寶積經》第四十一

卷“如毬”之毬曰：“渠尤反。《字書》皮丸也。或步或騎，以杖擊而爭之為戲也，形聲字

也。經文從匊作毱，俗字也。”慧琳所釋毬爲渠尤反，群母尤韻。檢《廣韻》，毱，渠竹反，

群母屋韻入聲三等；毬，巨鳩反，群母尤韻平聲三等。由玄應和慧琳所釋反切的不同，反映

了鞠寫作毬後讀音也由入聲韻變爲陰聲韻。 

據顔師古注《漢書》卷三十《藝文志》“《蹴鞠》二十五篇”曰：“鞠以韋爲之，實以

物，蹴蹋之以爲戲也。蹴鞠，陳力之事，故附於兵法焉。蹴音子六反。鞠音巨六反。”封演

《封氏聞見記》指出這是由於“近俗聲訛，謂鞠爲毬，字亦從而變焉，非古也”。據顔師古

和封演所說，鞠因聲訛，字亦從而變爲毬。
[8]
如敦煌遺書《歸義軍衙內酒破曆》記載有歸義

軍打敗吐蕃，統治河西時期在敦煌郡的球場納酒賬，“十九日寒食，座設酒三瓮，支十鄉里

正納毬場酒半瓮。”
[9]
又如： 

朔方安下總了，沙洲善使祗迎。比至正月十五日，毬場必見喜聲。（伯三七 0 二《兒郎

偉》） 

到日毬場宣詔喻，敕書褒獎更丁寧。（伯三四五一《張淮深變文》） 

場裏塵飛馬後去，空中毬勢杖前飛。毬似星，杖如月，驟馬隨風直沖穴。（斯二 0 四九、

伯二五四四《杖前飛(馬球)》） 

試交騎馬拈毬杖，忽然擊拂便過人。（伯三六九七、斯五四三九和斯五四四一《捉季布

變文》） 

毬又寫作球。如： 

一十香風綻藕花，弟兄如玉父娘誇。平明趁伴爭球子，直到黃昏不憶家。（敦煌寫本斯

二九四七《丈夫百歲篇》） 

又如中唐時蔡孚《打球篇》曰：“臣謹案：打球者，往之蹴鞠古戲也。黃帝所作兵勢，

以練武士，知有材也。竊美其事，謹奏《打球篇》一章，凡七言九韻。”其所作詩如下： 

徳陽宮北苑東頭，雲作高臺月作樓。 

金錘玉瑩千金地，寶仗雕文七寶球。 

竇融一家三尚主，梁冀頻封萬戶侯。 

容色由來荷恩顧，意氣平生事俠游。 

共道用兵如斷蔗，俱能走馬入長楸。 

紅鬣錦鬃風騄驥，黃絡青絲電紫騮。 

奔星亂下花場裏，初月飛來畫杖頭。 

自有長鳴須决勝，能馳迅走滿先籌。 

薄暮漢宮愉樂罷，還歸堯室曉金旒。 

詩中“樓、侯、游、楸、騮、頭、籌、旒”皆爲尤韻字，可見“球”也已讀爲陰聲韻，

即慧琳所釋“渠尤反”。球，本義爲美玉，《說文》：“球，玉也。”毬、球音同，“球”爲

“毬”借用後，其原義今已罕用。 

憺（惔、憛、淡、倓） 

《字書》或作倓，同。徒濫反。《說文》：憺，安也。謂憺然安樂也。憺亦恬靜也。經文

作惔，徒甘反。《說文》：惔，憂也。惔非此義。”（卷六《妙法蓮華經》第三卷憺怕） 

憺，安也。經文作憛，他紺反。憛，豫愁也。又作潭，徒南反。潭，深也。二形並非字

義。（卷七《大哀經》第二卷憺怕） 

徐按：憺，有“安靜”義。《說文》：“憺，安也。”《廣雅》：“憺，靜也。”據玄應

所釋，經文中將“憺”記其音寫作“惔”、“憛”、“潭”。 

佛經經文中往往還將“憺”寫作“淡”。如《慧琳音義》卷二釋《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第五十三卷憺怕云：“經文從水作淡泊，並非也，訓義别。《古今正字》云：憺怕二字並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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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形聲字也。”又卷七釋《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五百三十七卷憺怕云：“經文作淡泊，

或作澹泊，皆非也。”又卷二十八釋《無量義經》憺怕云：“經從炎從水作淡泊字，非也。”

據慧琳所釋，“憺怕”與“淡泊”、“澹泊”訓義有别。 

“憺怕”爲“安靜無爲”義，由於其時“怕”俗音普嫁反所表的“畏懼、害怕”義爲人

們所習用，人們對其原所表示的“靜也，無爲也”義的本音普白反已不熟悉，往往以“泊”

爲其“靜也，無爲也”義的記音字，“憺”也隨“泊”由忄旁變爲氵旁的“澹”，又以“淡”

爲借字，或借惔、憛、潭記音，字體不定。段玉裁注《說文》“怕”字已指出：“憺怕，俗

用淡泊爲之，假借也。澹作淡，尤俗。”“淡”爲“憺”的“安靜”義的借字，其本義據《說

文》載爲：“淡，薄味也。從水炎聲。”如《老子》第三十五章：“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

“淡”由“薄味”義引申有“顔色淺”義。如《玄應音義》卷二十三釋《攝大乘論》第二卷

衆纈：“賢結反。案：纈，以絲縛繒染之，解絲成文曰纈。今謂西國有淡澀汁，點之成纈，

如此方蠟點纈也。” 

“淡”爲“憺”假借而有“淡泊”義，又引申有“安適”義。如《玄應音義》卷三釋《摩

訶般若波羅蜜經》第一卷恬然云：“《大論》作淡然，徒濫反。案：淡亦安也，靜也。其訓

義同。”據玄應所釋，佛經中“恬然”亦寫作“淡然”，“淡”有“安靜”義。“淡”的“安

適”義亦爲其時新産生的口語詞，故字體不定。 

考《玄應音義》卷三釋《放光般若經》第一卷淡然之淡指出：“徒濫反。《廣雅》：澹，

安也。經文或作憺、淡二形，音訓並同。”又卷五釋《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上卷恬惔之惔

云：“下宜作淡，徒濫反。淡，安也，謂安靜也。經文从心作惔，徒甘反。憂心如惔。惔，

憂也。惔非此用。”檢玄應所釋此經爲西晉竺法護譯，原文爲：“遙睹世尊，行步正齊。容

儀端正，威神光曜。諸根寂定，恬淡玄默。和雅其性，如水澄渟。”由玄應所釋可知其當時

所見的經文中“淡”誤作“惔”，故玄應指出“惔”與“淡”義異。 

又據《玄應音義》卷十六釋《薩婆多毗尼毗婆沙》第九卷倓然之倓云：“徒闞反。《蒼

頡篇》：倓，恬也。《說文》：倓，安也。《廣雅》：倓，靜也。今皆作淡。”玄應指出“淡”

的“安靜”義原作“倓”，又考段玉裁注《說文》“憺”字亦指出《說文》所釋“倓”和“憺”

的“音義皆同”，
[10]

故可證“憺”、“倓”在表“安靜”義時同義。 

淡，又爲“痰”的記音字。如《玄應音義》卷十四釋《四分律》第三十五卷“淡陰”云：

“謂匈（胸）上液也。醫方多作淡飮。”玄應所釋“淡陰”一詞爲中醫的一種病症，指體內

過量水液滯留在某一部位而發生的疾病。《廣韻》淡、痰皆爲徒甘切，定母談韻平聲。據慧

苑《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卷四釋《大方廣佛華嚴經》第六十六《捲入法界品》之七“風黃

淡熱”說：“《文字集略》曰：淡為胸中液也。騫師注：方言曰淡，字又作痰也。”[11]“痰”

指下呼吸道粘膜分泌出來的粘液，《廣韻》：“痰，胸上水病。”《集韻》：“痰，病液。”

《說文》未收“痰”，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阮孝緒《文字集略》：‘淡，胸中液也。’

《方言》騫師注：‘淡字又作痰也。’《衡方碑》：‘淡界繆動。’今字作痰。從疒。”日

本學者神田喜一郎《緇流的二大小學家》一文據慧苑所釋認爲騫師即釋智騫，亦即釋道騫，

又認爲智騫撰有《方言注》。[12]智騫是否爲《方言》撰過注，今已難以考知。考道宣《續高

僧傳》卷三十《隋東都慧日道場釋智果傳》末載：“時慧日沙門智騫者，江表人也。偏洞字

源，精閑通俗。晚以所學追入道場。自祕書正字讎校著作，言義不通皆諮騫決。即為定其今

古，出其人世。變體詁訓，明若面焉。每曰：余字學頗周，而不識字者多矣，無人通決，以

為恨耳。造《眾經音》及《蒼雅字苑》。宏叙周贍，達者高之。家藏一本，以為珍璧。晚事

導述，變革前綱。既絕文褥，頗程深器。綴本兩卷，陳敘謀猷。學者祕之，故斯文殆絕。”

從《續高僧傳》所載可知，智騫撰有《眾經音》，[13]慧苑所引當是智騫《眾經音》中注釋《大

方廣佛華嚴經》的釋文。檢今傳本《方言》無此文，又據《魏書》卷五十二《劉昞傳》載，

十六國時西涼北涼人劉昞“字延明，敦煌人也。”曾“著《方言》三卷”，《北史》卷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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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劉延明傳》所載同，然劉昞所撰《方言》三卷今已佚，無從考知。因而智騫所釋可能出

自劉昞所撰《方言》，也可能是就“淡”爲當時的方言記音字而言。“痰”爲後出字，故文

獻中借“淡”表示其義，魏晉時文獻中“淡”、“痰”有并用。如： 
夫多飲而走則為痰支，數行而風則為癢毒。（魏嵇康《宅無吉凶攝生論》）

[14]
 

匈（胸）中淡悶，乾嘔轉劇。（晉王羲之《雜帖》五） 

“痰”始见於漢。如： 

膈上病痰，滿喘欬吐。（張仲景《金匱要畧》卷十二） 

考《慧琳音義》數釋“痰”皆指出經中寫作“淡”之誤，如： 

上噉甘反。《考聲》云：胸鬲中水病。經作淡，非也。（卷二釋《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

五十二卷痰膿） 

上唐男反。《集訓》云：胷鬲中水病也。經文作淡，非也。此乃去聲，無味也。書人之

誤者也。（卷三釋《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三百三十一卷痰病） 

據慧琳所釋，淡、痰在表示“下呼吸道粘膜分泌出來的粘液”義時爲古今字，“痰”字

出現後至唐代則不再用“淡”來表示“痰”義。 

三、字詞考釋的佐證 
漢語文獻卷帙浩繁，董理不易，現存文獻大多歷經傳抄刋刻，尤其是佛經和敦煌文獻等

俗文獻中更多今已難以辨識的俗字或借字。《玄應音義》的記載往往爲考釋這些字詞提供了

綫索。如： 

斯一三三《秋胡變文》：“縱使黃金積到天半，亂採（綵）墮似丘山，新婦甯有戀心，

可以守貧而死。”例中“墮”與“積”對文，應同義，然“墮”卻無“堆積”義。考《玄應

音義》卷五釋《月上女經》上卷中“雀垛”之“垛”：“徒果反。謂城上女牆也。經文作墮

落之墮，非體也。”據玄應所說，其時“垛”往往寫作“墮”，“垛”正與“積”同義爲“堆

積”義，由此可知，《秋胡變文》中的“墮”即“垛”的記音字。 

王力先生在《字典問題雜談》一文中曾說：“人們如果能把每個字的每個意義都指出始

見書，功勞就大了，對漢語辭彙發展史的研究就立了大功勞了。”
[15]

趙振鐸先生在《字典論

稿》中也說到，“就字典編纂來說，能夠比較準確地在義項下舉始見書的材料作爲第一用例，

關係到字典的質量，它至關重要，不是可有可無的。”
[16]
《玄應音義》的記載也爲字典編纂

考釋一些字詞的始見書提供了依據。如《漢語大字典》釋“嵐”所引最早書證爲《玉篇》，

檢《說文》未收“嵐”字，
[17]

今本《玉篇》所釋爲：“力含切。大風也。又岢嵐山名。”收

錄在山部“岟”和“崥”之間。考日釋空海據原本《玉篇》所編《篆隸萬象名義》“岟”和

“崥”之間無“嵐”，可證原本《玉篇》亦未收“嵐”，此爲宋代所增。何亞南先生《釋“嵐”》

一文認爲“嵐”的本義是“山中蒸騰的霧氣”，“嵐”字至遲在晉代已産生。
[18]

考《玄應音

義》卷二釋《大般涅槃經》第四十卷婆嵐之嵐云：“力含反。案諸字部無如此字，唯應璩《詩》

云‘嵐山寒折骨’作此字。”
[19]

玄應指出當時諸字書皆未收錄“嵐”，可證今本《玉篇》所

收“嵐”是宋代増入。應璩爲漢末魏初詩人，據玄應所引其詩，可知“嵐”字至遲在漢魏就

已産生。 

《玄應音義》所釋還可爲辭書編纂和修訂提供釋義的佐證，糾正一些疏失之處。如《漢

語大字典》釋“倉令”引《字彙補·口部》：“倉令，金聲也。”考《玄應音義》卷五釋《寶網

經》中“鎗鎗”云：“楚行反。《三蒼》：‘金聲也。’經文作倉令，誤也。”據玄應所釋，“鎗”

經文作“倉令”，可知“倉令”字早在唐代已出現，《漢語大字典》引《字汇补》为例，偏晚。

又如“贉”有“買東西預先付錢”義。考《玉篇》：“贉，徒感切，預入錢。”贉，又作貝僉。

《廣韻》：“貝僉，市先入值也。”[20]《玄應音義》卷十六釋《善見律》第十卷“直贉”之“贉”

云：“又作貝僉，同。徒感反。《通俗文》：‘巿買先入曰貝僉。’今言贉錢者也。”玄應所釋爲

南朝齊僧伽跋陀羅譯《善見律》，原文爲：“有人先下少直，贉市園果。”檢《漢語大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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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贉”引清代例，《漢語大字典》釋“贉”字無書證，當皆可據玄應所釋補以南朝所譯《善

見律》例。 
四、結語 
蔣禮鴻先生《中國俗文字學研究導言》一文曾說到，“前人研究漢字，眼光大抵注射在

小篆以上的古文字”，“至於隸書以下的文字的研究，前人就不曾很好地系統地做過”。“因

此，漢以後文字發展演變的情形怎樣？人們是怎樣地發展俗字以與統治階級的壟斷進行鬥

爭？人們是怎樣使用這些文字的？我們就知道得很少。”[21]《玄應音義》所收之字，有的

今天仍沿用，有的已不用，也有一些已無從查考，大多是當時民間流行的俗體、省體，不見

於其他文獻者甚夥。這些俗體、省體，向來爲文人學士所輕視，不登於大雅之堂，在現存古

籍中往往不易見到。因而從文字學的角度來看，《玄應音義》猶如一塊璞玉，保存了唐和唐

以前文字使用的自然形態，從中可看到漢以後文字發展演變的情形和人們是怎樣使用這些文

字的，這在文字學研究上無疑具有彌足珍貴的學術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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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Xuanying Yinyi, the existing earliest interpretation of pronunciations and 
meanings in Buddhist sutra, is a famous work for linguistic study. It is of essential 
academic value with regards to philology, linguistics and the research on traditional 
culture.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academic value in philology study. 
Keywords: Xuanying Yinyi ; philology study; academic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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